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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岭之南，南海之滨，有一个族群，千百

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寒耕热耘，生息繁衍，开

创文明，亦承担着天地人生的善美福德，他们

的名字叫———莞人。

在莞人当中，又有一些出类拔萃之辈，无

论日月星辰、大海桑田如何变幻，始终秉持着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

锐之气，既有天真与率直的活力，亦不失敦厚

笃实、沉毅坚忍、谦克忠敬的胸怀，他们的思

想智慧与行动能力，是长年在大江大海、风口

浪尖中的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所以格外顽强

充沛。他们的名字叫———莞商。

众所周知，所谓“北上广深”，是指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偌大一个中国，能跻身于一

线城市的，也就这四个，广东占了两个。这四

个超级城市，就像四颗璀璨的巨星，往往会把

周边的群星都映照得黯然失色，试看天津、石

家庄，无论怎样奋起，其光芒亦常被北京所

掩；南京、苏州，干得再出色，也不敌上海风头

之盛。

而东莞，不是处在一颗巨星的光晕之内，

而是夹在两颗巨星中间！

广州至深圳的 150 公里距离，就是东莞

的地理宽度。广、深有多远，东莞就有多宽。然

而，它的经济宽度，却远远超出了这 150 公里

的地理宽度。 虽然夹在广、深中间，却不是

靠这两大城市分一杯羹，才有饭吃；不是靠

“站在巨人肩膀上”，才显出自己的高大；它更

不是月亮，自己不发光，只会反射太阳的光

芒。它本身就是一个巨人，即使与广、深并肩

而立，也毫不逊色，毫不怯场。东莞给世界的

印象，从来就不是广、深的“附属品”，不是广、

深的卫星城，它在岭南文化与经济的大舞台

上，以独树一帜的本土文化，独立坚实的产业

基础，独辟蹊径的发展路向，成为举足轻重的

“方面军”。

东莞有莞商！

东莞从一个种蕃薯、甘蔗的农业县，成长

为 GDP 总量达 6275.06 亿元，人均 GDP 突破

12075.75 美元（2015 年）的现代经济大城市，

不过花了 30 多年的时间。以政府为推手，在

一代莞商的手中，完成了这个“华丽转身”，不

能不让人惊叹这是一个千古未有的传奇。

很多人听过粤商、晋商、徽商、浙商、闽商

这些响当当的商帮名称，有谁听过莞商？有谁

谈论过莞商？

少之又少。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鲜有

“莞商”之说，甚至连东莞本地人也无法给你

一个“莞商”的确切定义。孩子早就生了，但一

直还未命名。

2014 年，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炜曾指

导 11 名大学生对身份地位各异的东莞人进

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访谈调查，并与逾百位访

谈对象“保持了最大的民间立场”，以探秘东

莞人的性格密码，并采写出版了《东莞人：讲

出自己的故事》一书。李教授在此书序言中概

括说：“莞商乃至东莞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升了富了不变形’，就是说无论升官或发财，

他们还是该干嘛就干嘛，以前啥样儿还啥样

儿，不像我常常在其他某些大城市所看到的

那样，一旦升了、富了，就变着法儿地显摆，生

怕人家不知道，一个个要么目中无人，要么气

宇轩昂，好像一定要镇住你而后快似的。”

这个评价，笔者认为是恰当的。有一个事

实可有力证明，东莞的富豪发家前大多是农

民，但他们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无论是面对

高官，还是普通市民或媒体，他们都坦言事

实。比如龙泉的张佛恩，“我原来是开拖拉机

的”；宏远的陈林，“我是种田出身的农民”；鸿

福的梁锦枝，“全东莞都知道我原来是卖咸鱼

的”……

采访中，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莞商说：

“我农村出身，只读过小学，打过工，要过饭

……”话语坦诚，让笔者内心极受震动：一个

商界大亨，时刻铭记自己的疾苦，并且毫不掩

饰，实属率真而难得。

这个社会，有太多表面光鲜亮丽的人，却

在使尽浑身解数竭力掩饰自己曾经暗淡的过

往以“洗白”自己，以塑就原本就是尊贵命的

形象。

而眼前这个亿万富翁，却在并不熟悉的

笔者面前，三言两语之间，便自然地提及自己

的贫寒出身及悲苦经历，眼眶里竟然泛起了

感慨的泪花，此情此景，让人动容。笔者情不

自禁地想起了艾青那句著名的诗：为什么我

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位莞商大亨的泪花，不但是对他瞬间勾起

的悲情岁月的感怀，更是对他今天靠拼搏得

来的幸福生活的感恩———感恩这个时代，感

恩东莞这片土地。

李教授还说起了曾亲身经历的一个故

事，有一回他在北京参加一个以政府官员为

主的饭局，一位刚提拔的年轻厅官居高临下

地对大家说：“这里我官最大，听我的，来！都

用大杯倒满酒干！”他觉得这事儿如果发生在

东莞，人们一定会把这位厅官当“戆居”（有毛

病）。更何况东莞人大多酒量较差，习惯了不

会跟人家大杯喝酒，都是量力而为，碰碰杯意

思意思就好了。

更多时侯，跟东莞人乃至广东人吃饭，座

次不过分讲究，话题不云山雾罩，点菜惯例是

有鸡有鱼有青菜，喝酒一般是洋酒或红酒，甚

至干脆洋酒、红酒、白酒、啤酒全端上，让客人

自选。礼节性碰杯之后，不劝酒，不灌酒，更不

逼酒，吃也好喝也罢，均无任何压力。

说到酒，笔者在此还想说说一个关于东

莞和酒的商业谜团及遗憾。东莞曾产棉酒，并

于 1915 年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

览会上，与张裕、汾酒、茅台共同获得金奖，还

被记载在当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要览》的获奖榜单里。同一榜单上还发现，东

莞棉酒产自东莞农事试验场，而同样产自这

个试验场的东莞各种子油、棉油、树油及种

子、笋干鲜笋也获得金牌。也就是说，那年世

博会上，东莞一并摘下了 3 块金牌。

史料上把棉酒描绘得十分传神。当时《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会刊》及《旧金山报》将其获

得金奖评为“不可思议的事件”，并评价其“风

味独特而显其长……”

这种酒会是怎样的醇香和风味独特？世

人或已难知，可能只有仙逝的美国前总统才

知道。

据世博会史料记载，1915 年 2 月 25 日，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副总统托马斯·马

歇尔及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及各界要员光

临中国馆，并品尝了中国参展的 10 多种名

酒，对风味独特的中国名酒赞不绝口。东莞棉

酒获得金牌，自然归属名酒之列。当时，这一

消息立即在旧金山的华人中引起了轰动，华

侨社团还特意设宴庆贺。

可惜，如今茅台、张裕、汾酒名扬天下，东

莞棉酒这个名噪世界的品牌却消失得无影无

踪，甚至在东莞史料上都是一片空白。棉酒是

什么样的酒？是用棉花生产的吗？生产棉酒的

农事试验场又在哪？棉酒为何在世间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棉酒之迷，期待东莞有识之士进

一步挖掘和解码，并发挥其潜在的经济价值。

相信真正熟悉东莞的人都知道，在东莞

你很难凭借穿衣打扮、座驾乃至气质来判定

谁是富人。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根本不需要

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彰显。甚至如果你某

天穿得西装革履的，出门朋友一定会好奇问

道：“你什么时候改卖保险了？做直销了？”原

来，只有推销员才会在东莞穿得一本正经，其

他人都穿得随随便便，干净、舒适便可。可某

些大城市，就听说有不少人为装阔而借钱或

贷款买悍马、路虎，人借车贵，这在东莞人看

来纯属“戆居”。

探秘东莞人为何“升了富了不变形”，李

教授认为这与他们在精神上的某些传承和坚

守密不可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

重情义；二是诚信；三是勤力（比勤奋更加卖

力）；四是低调谦虚；五是务实明理；六是包容

并蓄。笔者也试图为莞商精神“厚德务实，敢

为人先”的形成进行探源：岭南历史文化的哺

育；海洋文明的塑造；家风家教的传承；移民

文化的助推；经济发展的促动；性格个性的养

成。

遗憾的是，似乎有太多的人对东莞及莞

商存在误解和偏见，什么东莞靠剥削廉价劳

工发家啦；东莞老板没文化啦；莞商是暴发户

啦。各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嘲

笑与谩骂，此起彼伏。以至于过去很多人一听

到“东莞”这个名字时，一般都会暧昧地对视

一眼，会心地怪笑或坏笑几声。

2014 年年初，《中国青年报》著名评论员

曹林也撰文说，以前他也是这样，听到东莞时

也会这样暧昧地坏笑，但当他有一天看到一

条关于东莞的新闻后，便意识到这种暧昧坏

笑会在无形中给东莞人带来伤害。这条新闻

说，现在不少在东莞工作的人都不敢跟家人

说在东莞打工，而是含糊地说“在广东打工”

———在这里工作的女白领，更是竭力避免提

这个名字。一些到东莞出差的人，也不敢跟家

人说到这里出差。原因很简单，害怕外人的想

像力，担心外人那怪异的目光和暧昧的坏笑

或怪笑。

其实，很多人只是把这当成一种调侃和

玩笑，但没想到这种像病毒一样的玩笑，在东

莞人心里投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阴影，更给

那些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无辜的绝大多

数’”带来了许多有形无形的伤害。

据李教授研究，他认为其实在中国被误

解的城市不止一个。比如“京油子，卫嘴子，保

定的狗腿子”，最冤的是保定，据说这一句原

为“保定府的勾腿子”，是说保定人爱摔跤，而

且摔跤时爱使勾腿这招儿，非常厉害，后来也

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把“勾腿子”变成了“狗

腿子”。要命的是，对“狗腿子”的演绎可就相

当恶劣了。还有《苏三起解》那句戏词儿：“洪

洞县里无好人。”戏里原意是指洪洞县衙里没

好人，但脱离戏剧情景后，人们传成洪洞县里

没好人了，愣把个“根祖圣地，华人老家”打入

了十八层地狱。

如今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资讯发达，有时

便成了谣言的发酵剂，甚至发一条简单的微

信或微博，一旦转发成千上万次后，也未免真

假难辨，抑或假作真时真亦假。

真理传播得快，谬误也传播得快。

千百年来，莞商渊源流长，但它的历史、

文化、商道精神等却没有被系统地去挖掘和

提炼。相反，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关于东莞及莞

商的传言与疑问：东莞凭什么创造出这么多

的经济奇迹？莞商为何会有这么多人上了富

豪榜（据 2017 胡润全球富豪榜，至少 15 名富

豪与东莞有关）？莞商为什么如此低调？莞商

是没文化吗？……

由此，笔者决定为莞商撰写一部书稿，全

面解读不一样的东莞，总结不一样的莞商。这

便是《东莞商帮》这本书的写作缘由。

那么，众说纷纭的莞商，究竟是什么样

的人？

当东莞的经济力量在中国乃至世界商业

舞台上饰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际，莞商，

是时侯掀起你的盖头来，让世人好好端详一

番了———

莞商是一群特别务实的人。

广东人的务实是出了名的，而莞商可以

归入广东人里最务实的那一群之中。广东有

一句俗话叫“逆水行船好过湾（泊）。”意思是

只要有一寸空间，都要努力往前行，有尺水，

行尺船。这也是莞商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做

就系工，唔做就系空”。与其整天埋怨上天不

把机会给自己，埋怨运气不好，埋怨别人，埋

怨环境，总是想着“机会来了，赚他个百八十

万，有什么难”，不如脚踏实地，从一点一滴做

起，从一分一毫赚起。不做，永远是空的。东莞

市绿通高尔夫观光车董事长张志江也说：“有

梦想，才会成真；敢去做，才会实现。”他还把

宏大的梦想化作了务实而具体的工作目标：

日日要有新进步，月月要有新招数，年年要有

新思路。

东莞的石龙镇，是国家星火技术密集区、

国家信息化试点镇、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也是东莞的门户。如果说，它今天的辉煌，是

从 30 多年前加工小小的钥匙扣起家的，有多

少人会相信？但当地的人们当年确实是在几

间知青农场的旧瓦房里，办起了第一家“三来

一补”的钥匙扣加工厂，迈出了从农业社会走

向工业社会的第一步。

有人说，广东人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

莞商创造的许多新观念、新思维，走出了许多

新路子，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观瞻，但由于性

格一向低调、务实，讷于言而敏于行，习惯于

用“事实胜于雄辩”来避开争论，不懂得掌握

“政治论述”的主动权，因此，尽管他们为学者

们的创意立言提供了极丰富的素材，自己却

常被人视为暴发户、土包子，被讥为除了钱什

么都缺的土豪。

令人奇怪的是，很少听到莞商为自己辩

护。媒体去采访莞商，他们往往会说：“谈企业

可以，谈我们就不必了。”“好吧，那就谈企业

吧。面对人们说莞商是暴发户，没文化，你们

有什么回应？”莞商却总是笑而不语，被问多

了，便自嘲地说：“我们就是‘乡下佬’，是没文

化。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吧。

有鸡啼天光（亮），冇鸡啼天亦光（亮）。”

然而，“乡下佬”有大思维。谁说莞商没文

化？谁说莞商不懂政治？“东莞模式”所引发的

讨论，不就是一个深刻的政治论题吗？人们常

常慨叹广东是中国的南风窗，吹的却是“穿堂

风”。广东人生的孩子，却要北方学者给他起

名字，似乎很可悲。其实不然。风是从广东刮

起来的，是广东人把这股改革之风吹向全国

的。不要以为生孩子不是文化，起名字才是文

化。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实践才是长青树。

莞商不喜欢过于宏大的叙述、不喜欢大

鸣大放，不喜欢出风头、抢镜头，他们在实践

中喝到了“头啖汤”（粤语，第一口汤，比喻率

先尝试），得到了最大的实惠，这就够了，着实

是“有肉藏在碗底里”。所以，他们宁愿生活保

持着一种平稳而恒久、不急不躁、细水长流的

状态，谁起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孩子已经

呱呱坠地，茁壮成长，这就是最大的文化。

“文化沙漠”本来就是强加给东莞的一个

子虚乌有的东西，就像《西游记》里的“唵嘛呢

叭咪吽”符咒一样，压得齐天大圣都翻不过身

来。其实揭下这道符一看，什么也不是，破纸

一张。

文化也好，政治也好，莞商都有自己实实

在在的理解。他们认为，政治不仅仅是在庙堂

之上参政议政，也不是非要出将入相，治国平

天下不可，更不是在茶余饭后海侃国际国内

形势或胡谄些所谓的政治秘闻，就叫作忧国

忧民。在莞商心目中，政治不能仅挂在天上，

还是要落地的，创造利润、积累财富也是政

治，计算效益成本也是政治，提高效率也是政

治，公平的商业竞争也是政治，建立健康的市

场秩序也是政治。凡涉及社会公众事务的，无

一不是政治。

莞商有着最务实的政治观，就像抗非典

英雄钟南山院士所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

是最大的政治。”

莞商是一群特别勤奋的人。

广东有几个粤语方言，很能反映广东人

的勤奋和拼搏精神，比如“擒青”“搞掂”“顶硬

上”“唔好讲耶稣”，甚至是“搏晒老命”。有此

精神，故广东人不怕“食头箸”，也就是“敢为

天下先”。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东莞的经济

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这种精神。许多

外省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东莞人连想也不

去想就做了。等到他们醒悟过来，也照着东莞

的经验去做时，其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计。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某些人的

印象中，广东当地人都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

的，东莞人更是如此。一位在东莞打工的人

说：“东莞人有点好逸恶劳，没什么能力，我在

东莞待过几家工厂，那些本地厂长给我的感

觉，好像每个月白白地拿几千元钱，也没干什

么事。”这种说法，一传十，十传百，以讹传讹，

成了曾参杀人、三人市虎故事的现代版。

而当有人听到东莞人说自己为了生计忙

得“滚水碌脚”或是“搏晒老命”时，不肯相信，

如果证实是真的，便大大地惊讶：这与传说中

的东莞人每个月不用工作就可以分很多钱，

相差甚远啊！

受这种莫名其妙的印象影响，东莞人仿

佛与“二世祖”画上了等号，成了早茶晚酒饭

后烟，吹吹水，打几圈麻将，就把一天打发掉

的“大食懒”（好吃懒做的人）。但是，东莞人真

的是靠出租祖宗土地和榨取外地劳工的血汗

过活吗？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土地搁在那儿是

不会自动升值的，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各地

千差万别，怎么造成的？除了地理条件、国家

政策之外，人是最大的因素。在同等条件之

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早在三十年前就崛起了，

走出一条大阳线，有的地方却徘徊几十年，变

化不大？为什么东莞的土地可以生出工厂、酒

店、写字楼，生出一个红红火火的城市，别处

的土地就生不出来呢？这就是人的不同，是人

的思想不同、下的功夫不同。

其实东莞人最讨厌“大食懒”。当地甚至

还有个“卖懒”的年俗，把“懒”卖掉，人就勤快

了。除夕上灯后，给每个小孩一个红鸡蛋，点

着一炷香，让他提着灯笼，到街头巷尾去边走

边唱道：“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

唔懒……”

东莞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开始工业

化转型，那时还没有多少外来人口，改革开

放后的第一代的外地劳工，都是往深圳跑，

往珠海跑，还没多少人知道东莞。但是，“天

下者我们的天下，东莞者我们的东莞”，洗脚

上田的莞商，义不容辞，扯起大旗，毅然上

路，充当起开路先锋。他们开基创业，修公

路、建码头、盖厂房，招商引资、铺路搭桥、手

胼足胝、艰苦打拼，为后来的创业者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东莞人有一句名言叫“顶硬上”。这句话

是明代莞人袁崇焕的口头禅，也是莞商精神

的核心价值之一。只要认准了方向，他们自有

一种“铁打心肝铜打肺，立实心肠去捱世”的

毅力，无论路有多难走，硬着头皮也要走。

一位在长安镇经营五金、建材的莞商，经

过十几年的奋斗，已拥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公

司，和十几个国家有生意来往，在记者到问他

的成功经验时，他竟掉下泪来说：“如果让我

把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我绝对没有那个勇

气，我会疯掉的。当时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

的。”

莞商不太善于为自己评功摆好，但他们

就这么熬过来了，不畏风雨，不惧崎岖，一步

一个脚印，硬是把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修成

了高速公路，把荒草萋萋的河海滩涂变成了

世界物流中心，把编织草席的小作坊升级为

高端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无数的莞商以自己的汗水，肥沃着故乡

的每一寸土地。东莞就像一台开足马力的发

动机，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车轮提供源源

不断的动力。他们的努力和艰辛，历史自有公

正评价。

“天道酬勤是真理，一分辛劳一分财。”

东莞市“广强建筑基础工程”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志强、副总经理赵容广这兄弟俩的人生信

条，就是莞商勤劳致富最好的注释。他们从七

八个人的小建筑队做起，经过 30 多年的拼

搏，发展成为员工 400 余人、年产值 5 亿多的

东莞建筑基础工程行业龙头企业。每逢公司

年会，兄弟俩必登台合唱《广强之歌》，其团结

之情传为佳话。

莞商是一群特别敢闯的人。

在谈论广东人的性格时，人们常会提到

“敢为天下先”。这也是莞商一种鲜明的文化

精神。马来西亚的莞商张建华谈起他的生意

经时，就一再强调他的“四个敢于”：敢梦、敢

说、敢做、敢于失败。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敢为天下先”原不

是什么好事，老子说：“吾有三宝，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但现在

时代不同了，敢为天下先成了一种美誉，广东

人说自己敢为天下先，湖南人也说自己敢为

天下先，上海人也说自己敢为天下先，甚至连

宁夏人、青海人、甘肃人都说自己敢为天下

先，大家都争戴这顶桂冠。

追根溯源，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最早出

现在鸦片战争时代，虎门销烟的一把火，把千

年的天朝幻境烧出个大洞，人们幡然猛醒，中

国再不能这么弱下去了！中国再不能这么贫

穷下去了！在这天地变色，日月无光的最后关

头，南方兴起了变革维新思潮，一批有志于富

国强民的改革者，从南方出发，走向全国，大

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鸦

片战争迫使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宗法专制的

国家，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广东在这个转型

过程中，起着一种历史枢纽的作用。

因而，一位学者慨言：“近百年来，中国所

以危而不亡，主要靠湖南、广东人物的努力。”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时代来

临。以东莞、番禺、南海、顺德、深圳、珠海等珠

江三角洲地区崛起为标志，一种新的价值信

念，由此成形，风靡全国。当初珠江三角洲有

两个经济特区，一是深圳，二是珠海，加上省

会城市广州，可谓三足鼎立，气势如虹。

东莞不是经济特区，却义无反顾地充当

起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桥头堡”，莞商用他

们的铁肩，扛起漫天的风雨。中央和省里没有

给予的政策，东莞全力去争取；中央和省里已

经给予的政策，东莞用足用透。正是在“敢为

天下先”的信念的推动下，莞商办起了全国第

一家“三来一补”工厂，从此改变了中国。

不依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绕膝生。翻开

改革开放这部沉甸甸的历史巨著，无论是财

政、税收、金融、物价、外贸、流通体制的改革，

还是劳动制度的改革和农业结构的改革，几

乎在每一篇章，每一段落，都可以看到莞商摸

索前行的身影，他们为历史提供了一个极具

参考价值的改革范本。

莞商的敢闯，还体现在闯南闯北，不畏竞

争，勇于竞争的胆略上。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

东莞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这群“番薯屎都未

屙清”（粤语，意指农民的习气未去）的农家子

弟，就敢把自己的产品拿到上海，在最高级的

第一百货公司开展销会，而且还大获成功。简

直是天方夜谭。

上海是什么地方？那是近代中国商业城

市的“拿摩温”（Number One），号称“十里洋

场”，是多少商人眼里的“黄金帝国”，但莞商

就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地带着一身泥土味闯进

来了。作为广东经济崛起的象征，曾令广东人

无比骄傲的“广货北伐”，莞商是最有竞争力

的先头部队之一，充分发挥了“过河卒子当车

使”的作用。

在敢闯的同时，莞商还积极参与广东对

口支援新疆的工作，30 多家莞商企业进驻投

资，并成立了世界莞商联合会首个国内分支

机构———喀什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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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商，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

先锋，是东莞绽放精彩的

推手，他们低调务实，敢为

人先；他们诚信厚道，忠厚

仁爱；他们默默苦干，低调

深耕版图；他们熠熠生辉，

高调回报社会。他们是东

莞人的杰出代表，一个造

福社会的精英群体，一股

驱动时代的文明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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